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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一直是现代五旬节运动的标志。五旬节那一天对五旬节派而言，表示着所有信

徒皆为先知的时代已到来。1 发预言的能力与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徒 2:17）、福音传遍

万国的宣告（徒 17:26），以及所有信徒均可获得的属灵恩赐密切相关。然而，先知的恩

赐不再局限于少数被拣选之人，这一认识在五旬节派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发出虚假

或具误导性宣告的先知性事工、无视既定诠释传统的圣经解读、阴谋论和末日宣告、支持

神秘术法，对先知职分的物质和财务滥用。这些经历不仅整体上损害了五旬节运动的声

誉，也尤其损害了先知性事工的可信度和问责性。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已论证先知行为既能揭示也能掩盖神的同在与能力。2 五旬节

的先知行为的美学解读显示，对先知职分的感知既基于先知行为的惯常属性，也基于这些

属性所唤起的美学回应。由于人类行为对于基督徒能否成为真正的先知性见证而言，是本

质性的，而非偶然性的，因此分辨不当行为的基础不在于先知职分本身，而在于先知的品

格与身份。要纠正五旬节运动中先知事工的滥用，需要关注“所有信徒皆为先知”，这一核

心信念。 

 本篇将通过对五旬节派中运作的先知形象的神学考察来回应这一挑战。我认为当代

先知职分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对于先知形象的理解，与福音书所描绘的和耶稣的先知

身份所彰显的先知品格不一致。更确切地说，尽管福音书证实了对先知刻板印象的规范化

期待，但耶稣却反驳并纠正了这些期待。因此，我将探讨公众对先知在物质、自然和社会

层面上的期待与耶稣的先知身份之间的一致性。我首先概述在摩西诠释史上所体现的对先

 
1 见 Roger Stronstad, The Prophethood of All Believer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2 Wolfgang Vondey, “The Anointing of the Prophet: An Aesthetic Reading of Prophetic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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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规范化期待。然后，辨识耶稣对这些期待的回应及其对先知的另类描绘。最后，以教

会在五旬节之后的先知行为为案例作为总结。研究结果呈现出一个扎根于五旬节的先知模

式。它既不产生一种颂扬人性之荣耀的胜利主义人论，也不产生一种屈服于人类罪性的现

实主义人论。五旬节派的先知形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挣扎，二者都是对人类转变与救赎的

表达，而这转变与救赎正体现在先知的生命与品格之中。  

 

先知的规范化形象 

耶稣在彼得五旬节讲说中的核心地位，突显了基督徒对耶稣在先知的弥赛亚盼望中

的地位，也突显了耶稣作为“在言语和作为上大有能力的先知”的品格（路 24:19），他人

主要将他认定为先知（太 16:13-14；可 8:28-29；路 9:8、19-20；约 7:40-41；徒

3:22），而他也视自己及其跟随者为先知（可 6:4；太 13:57；路 4:24；6:23；13:33-34；

约 4:44）。彼得明确地将“神迹奇事”归于耶稣，而且这一短语被大量应用来证实摩西的权

柄（见申 34:11-12），将对无与伦比之先知能力的期待进一步具体化。3 耶稣与摩西在使

徒形象、公众认知以及文学上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对先知规范化形象中人论运作的重要

洞见。  

摩西的能力在公众面前最为显著的展现，莫过于以色列出埃及时挥杖的行为。在十

灾的冗长叙述、过红海的戏剧性事件、以及随后与以色列敌人争战的记载中，尤为如此。

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后，使摩西的手杖变为蛇（出 4:1-5），并吩咐摩西“你手里要

 
3 例如，申 4:34; 6:22; 7:19; 11:3; 26:8; 29:3 与徒 4:30; 5:12; 6:8; 8:13; 14:3;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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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杖，好行神迹”（出 4:17；7:15）去面对埃及的压迫者。4 法老随即吩咐他的术士们模

仿手杖的变幻，仿佛这是一种术法。5 然而，当以色列人的杖吞了术士们的杖时，术士的

能力与以色列先知的大能作为之间便产生了明显的分别。摩西接着使用这杖击打河中的

水，夺去埃及人所有的饮用水（7:19），并咒诅同一条河，使青蛙遍满全地（8:5）。神

吩咐摩西用杖使埃及人身上有虱子（8:16）。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

是不能”（18 节）。继其他各种同样无法为埃及术士所模仿的神迹作为之后（出 9:1-

12），摩西又用杖降下更多的灾祸（9:23；10:13）。出埃及的高潮是摩西举起手杖分开

红海，使百姓安全通过（14:16），又使海水回流，淹没了追赶的埃及军队（26 节）。 

摩西的杖对于公众感知以色列先知大能作为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神特别

指示摩西拿杖回应法老“行件奇事”的要求（出 7:9），而法老试图让他的术士复制这神迹

（11 节），这两者都表明先知行为旨在彰显神的能力，同时也被视作一种术法演示。经

文反复提及摩西的作为被当做术法仪式理解和模仿，而摩西按自己的决断刻意使用“神的

杖”（出 17:9），进一步突显了神的先知所能调动和展示的的非凡能力。6由于无 法匹敌摩

西的“术法”，埃及人被先知的能力所击败，以色列人则确信和肯定，他们的先知领袖拥有

神的能力。   

 
4 Nissim Amzallak, ‘The Serpent as a Symbol of Primeval Yahwism’, Semitica 58 (2016): 207–36; André 

LaCocque, ‘Moses’ Competition with Pharoah’s Magicians’, in Miracles: God, Science, and Psychology in the 

Paranormal, ed. J. Harold Ellens (Westport: Praeger, 2008), 87–102; Pnina Galpaz-Feller,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in the sign of the Serpent (Exodus 4:2-5; 7:8-14)’, Biblische Notizen 114–15 (2002): 24–30. 
5 Galpaz-Feller,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30. 
6 Amzallak, ‘The Serpent as a Symbol’, 221–23; Leslie S. Wilson, The Serpent Symbo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ahash and Asherah: Death, Life and Healing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1),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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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在早期犹太教中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他文学塑造中被表现为先知。7 他登上西

奈山的戏剧性事件，被广泛解读为一种神秘的升天或被提入天堂的经历。这进一步将其先

知形象提升至天使甚至神一般的地位。8 这位先知与神面对面说话。与神的接触改变了摩

西的身体，以致先知的面容发光，反射神圣的荣耀，而以色列人则不敢靠近他。发光的面

容和摩西用以遮盖的帕子，反映了他先知地位的，并进一步将他与平凡人区分开来。9 历

史中的摩西与以色列记忆中的先知之间的差异往往趋于模糊，以形成一种拥有无可匹敌的

先知能力的规范化形象。10 这种形象遍布在当今许多五旬节派对先知能力的错误认知。纠

正先知职分的滥用，需要对这种规范化的先知形象加以纠正。 

  

耶稣与先知的规范化形象 

摩西对先知能力的非凡体现，以及以色列人期望神终有一天从他们中间兴起一位

“像”摩西的先知（申 18:18），这一基础形象也投射在耶稣身上。从一开始，耶稣就被他

的门徒认作“摩西在律法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约 1:45），耶稣自己也承认他就

是摩西所指的那一位（约 5:46；路 24:27）。然而，面对这一切期望，耶稣公开抵制、批

评并纠正了摩西以及那位将要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的形象。尽管耶稣在公众对其先知行为的

认知中反映了摩西的模式，但他自己对摩西的比较和描绘却显露出显著的分歧。  

 
7 Wayne A. Meeks, The Prophet-King: Moses Traditions and the Johannine Christology (Leiden: Brill, 

1967), 125–29, 154–56; 220–26. 
8 Géza G. Xeravits, King, Priest, Prophet: Positive Eschatological Protagonists of the Qumran Library 

(Leiden: Brill, 2003), 175–84; Meeks, Prophet-King, 140. 
9 Jennifer L. Koosed, ‘Moses: The Face of Fea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2, no. 4-5 (2014): 414–29. 
10 见 Meindert Dijkstra, ‘Moses, the Man of Go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odus: Studies in Honor of 

Cornelis Houtman, ed. Riemer Roukema (Leuven: Peeters, 2006),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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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尼哥迪慕的对话中，耶稣将自己与摩西展现大能作为相提并论；当时摩西因以

色列人的悖逆及神随之而来的审判，举起了铜蛇。当以色列人“怨讟神和摩西”时（民

21:5），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降下火蛇之灾，但先知却为百姓代求。为此，神吩咐摩西将

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拯救凡被真蛇咬伤的人（民数记 21:4-9）。耶稣以此类比解释

道：“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约 3:14-

15）。耶稣与摩西之间的差异很多。二者的比较集中在“举起”这个共同动作上，但摩西举

起的是铜蛇，耶稣却是自己被举起来；摩西之举为被蛇咬的人带来肉身的恢复，而耶稣被

举带来的不是暂时的医治，而是永生；在旷野中，铜蛇本身不受先知行为的影响，但耶稣

的作为所带来的效果，却唯独借着他自己的死才能成就。11  规范化视角常把摩西对蛇的

关键性运用视为一种带有术法色彩的先知技艺，但耶稣的作为却是通过舍己、借着肉身的

死亡来进行的。12 耶稣并非用一个毫无生命的器物去直面死亡，而是通过自身的死亡赐予

生命，从而以先知舍己的关键力量，取代了先知行为的“术法力量”。13  

耶稣喂饱众人的事（约 6:1-16），为他纠正公众对自己先知身份的认识，提供了

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契机。众人向耶稣索要一个神迹，好比摩西曾用“从天上来的粮”喂饱以

色列人一样（32 节）。然而耶稣再次重新界定了先知的能力：那粮并不来自摩西，而是

从神而来（32 节）。耶稣最后指出，摩西所赐的粮有惊人的不足，即吃过那粮的人如今

 
11 Meeks, Prophet-King, 291–92. 
12 Amy Birkan-Shear, ‘‘Does a Serpent Give Life?’ Understanding the Brazen Serpent according to Philo and 

Early Rabbinic Literature’,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other Greco-Roman Religions in 

Antiquity, ed. Ian H. Anderson and Gerbern S. Oegema (Gütersloh: Gü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6), 416–26. 
13 Martin Luther, ‘The Twenty-eight Sermon’, in Luther’s Works, vol. 22, Sermons on the Gospel of St. John, 

1–4 (St. Louis: Concordia, 1977), 344. 见 Ronald F. Marshall, ‘Our Serpent of Salvation: The Offense of Jesus in 

John’s Gospel’, Word & World 21, no. 4 (2001): 3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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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死了（49 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耶稣反复宣称，祂将赐下的粮能带来永生

（47、58 节）。更具挑衅性的是，耶稣宣称这大能的作为并非依赖外在的粮，而是与摩

西不同，祂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35、38、41、42、48、51 节），而且耶稣所赐的粮

就是祂肉身。14 矛盾的是，先知的标志不再是先知使粮倍增的能力，而是先知自己成为那

粮。换言之，就是既要给予，又要把自己当作舍给别人的东西。先知的能力就是先知的死

亡，而先知的死亡正是生命的能力。 

 有两个具体的事例促使人们进一步澄清耶稣那令人震惊的先知形象；这两个事例都

将先知与医治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耶稣在安息日进行了一次颇具争议的医治行为中，指出

是摩西传律法给犹太人，并指出他们是实际上违反安息日的人（约 7:19）。他进而将自

己在安息日的医治与犹太人受割礼的习俗相比：“摩西传割礼给你们…… 因此你们也在安

息日给人行割礼。”（约 7:22） 问题在于，这种调和行为与安息日律法的做法，却未应用

在耶稣身上：“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

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约 7:23）耶稣强调祂使那人“全然好了”，这凸显了公众对他

先知身份的误解，进而也暗示了这身份与摩西及安息日的关系。耶稣先知行动中所运用的

能力，体现在那人完全的拯救上。祂刻意在安息日施行先知行为，从而使先知大能中彰显

的权柄，从律法的权柄得以释放。15   

 在另一个安息日，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约 9:1-12），这一行为构成了

事件的背景。同样的，先知行为的能力不仅体现在肉身视力的恢复上，更体现在“叫不能

 
14 参见 Wolfgang Vondey, People of Bread: Rediscovering Ecclesi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8), 

131–34. 
15 Nicholas Ansell, ‘On (Not) Obeying the Sabbath: Reading Jesus Reading Scripture’,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33 (2011):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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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39 节），这既应验在那瞎眼的人身上，也同样应

验在围观的犹太人身上。当得医治的瞎子追问质问者，是否也要作耶稣的门徒时（27

节），就显明如今他们自己倒成了瞎眼的（40-41 节）。在回应那人带有反讽意味的问题

时，犹太权威对耶稣的否定，便以耶稣与摩西的对比提出：信耶稣的是祂的门徒，而拒绝

祂的则以摩西的门徒自居（约 9:28-29）。法利赛人选择持守他们对先知的规范化看法，

借着拒绝耶稣，在摩西和那位像他的先知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6  

耶稣与摩西之间那反复出现且日益加剧的先知身份对比，为当今先知事工与权柄中

的分歧提供了启示。 耶稣对那套规范化形象的否定表明，先知行为的能力并不在于先知

非凡的素质或身体能力，而在于这能力的指向，以及被接受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祂指

出先知行为的结果并不在于先知所拥有的；先知的能力乃在于舍己、成圣，以及对神的旨

意的顺服。要解决当今先知权柄的争议，取决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抉择：是抛弃对先知的规

范化看法，以延续耶稣的做法，还是放弃宣扬耶稣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先知。  

 

重新定位摩西的先知身份 

耶稣对先知形象的重新定位，要求人们注意摩西先知行为的弱点，重新审视规范化

的看法。挥动先知的杖，的确代表摩西的特殊负担，出埃及的叙事（出 17:8-13）中与亚

玛力人对战，立即显明了其困难。细究摩西身体的表现，便能看出先知在大能作为中有巨

大的挣扎。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

 
16 M.E. Boismard, Moses or Jesus: An Essay in Johannine Christology, trans. B.T. Viviano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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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12 节），在亚伦和户珥，一人扶着一手前，有人将石头放在摩西下面作为支撑，使

摩西的双臂高举，约书亚最终击败了敌人。虽然大能作为是成功的，摩西却无法在没有帮

助的情况下，完成先知行为。垂手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表明，这行为的能力有赖于摩西身体

的动作，然而摩西的身体却是在软弱中才得以成功。17 杖作为摩西先知与神圣权柄的象

征，受到了先知身体表现的挑战，这从起初换手，到最终不得不用双手完成这行为，明显

可见。18 与出埃及叙事的模式相反，先知行为并非术法般地彰显在先知的能力中，而是彰

显在他的软弱里。摩西无法独自决定战局，这印证了耶稣所强调的：能力的源头不在先知

本身，也不在于戏剧性的行动表现，而在于拣选先知，并将他安置在先知群体之中的神。 

 神拣选先知时所面临的困难，在摩西于米利巴水边具体的大能作为中，戏剧性地呈

现出来（民 20:1-13；参出 17:1-7；诗 106:32-33），这举动最终决定了先知自身的命

运。百姓在旷野因无水而发怨言，神便指示摩西和亚伦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

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民 20:8）。摩西起初照着指示，取了杖并

招聚了百姓，随后却对会众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

出来吗？”（10 节）接着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虽然“水就大量涌出”（11 节），神却因摩西

这行为而发怒，不容他进入应许之地。关于摩西的失败，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都强调他

在那灾难性的行为中忽略了遵从神的指示，包括忽略了祷告、对百姓说话、未用口吩咐磐

石却用了杖、并且反复击打、暴怒、胆怯、迟钝、怀疑神，或是将出水的能力归于自己。

 
17 参见 Charlie Trimm, ‘God’s Staff and Moses’ Hand(s):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malekites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ole of the Divine Warrior’,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44, no. 1 (2019): 198–213; 

Jennifer A. Amy-Dressler, ‘Moses and the Rod’, Proceedings 6 (1986): 18–31. 
18 见 Trimm, ‘God’s Staff’,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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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先知行为的问题在于，摩西认可先知自身有可使用的能力，无论是借着重演过去用杖的

作为，还是发明其新用途，这使关注方向引向类似术法的行为，而非神。  

然而，摩西之举令人愤慨之处，正在于这位先知虽违背了神，却依然取得成功。也

就是说，先知行为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摩西本人的义。法利赛人因耶稣的先知能力而产生纷

争（约 9:16），所体现的讽刺在于他们担忧先知是否有罪；这在耶稣身上是用错了地

方，在摩西身上倒显得合理；然而，他们却选择继续作摩西的跟随者，而不愿作基督的门

徒。在这极端的对比中，当耶稣的先知身份被否定时，反而行出先知之举：祂日常与政治

和宗教权威及习俗对峙，与罪人交往、与社会边缘人同席、医治受污名的人、赶鬼、接纳

被排斥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在祂自己的受难与死亡之中。同样具有矛盾的是，耶稣对那位

像摩西的先知所作出的重新界定，要求这原则同样地应用在今日那些声称自己像耶稣的先

知身上。 

 

五旬节后的先知能力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说中反复聚焦于预言，表明他有意要纠正基督徒表现中那些冒犯

群众的的若干因素，包括公众未能认出他们是先知；如此，基督徒的见证确实应当被理解

为一个先知性的结果。这结果源自圣灵的浇灌，尽管它是照着耶稣的先知模式来塑造的。

紧接着的一个直接例子，便是彼得和约翰医治一个瘸子（徒 3:1–4:4），以及百姓和犹太

 
19 Johnson Teng Kok Lim, The Sin of Moses and the Staff of God: A Narrative Approach (Assen: Van 

Gorcum, 1997), 112–32; William H. Propp, ‘The Rod of Aaron and the Sin of Mose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7, no. 1 (198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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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随后的反应。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显明与五旬节事件的连续性，从而与关乎耶稣先知

身份的辩论相连。  

 在圣殿门口，彼得和约翰遇见一个“生来瘸腿的”（徒 3:2），他每天都被人放在殿

门口，向进殿的人求周济。两位使徒起初的反应是定睛看他，然后吩咐那人看他们（4

节）。彼得纠正了那人想要银钱的期待，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6 节）接着，使徒拉着那人的手，扶他起

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7 节）。那人就随即站起来、行走、跳着，最后跳起

来赞美神（8 节）。那些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10 节），都满心稀

奇、惊讶。  

奉耶稣之名的呼求，那令人震惊的举动，立时唤起人们对耶稣多次医治瘸腿和瘫痪

之人的记忆，包括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详细观察、以口头命令吩咐起来行走，以及神迹般的

康复；这一切都证实了这一行动的功效，而使徒（再次以令人想起耶稣的方式）将这功效

总结为那人完全的“痊愈”和“全然好了”（徒 3:16，4:10）。这里强调的不仅在于那人身体

健壮（7 节），更在于整个人得着了力量（16 节），在各方面都得以完全。20 使徒们的大

能作为，证实了那些规范化的期待，但也迅速地偏离了这些期待，其方式刻意效法耶稣对

先知能力之规范化形象的抗拒。  

彼得意识到，众人聚集是因为他们惊讶，那曾经瘸腿的人如今竟凭着自己的力量抓

住彼得和约翰（11 节）。路加强调公众对能力源头的认识导致了百姓因使徒而感到“惊

 
20 McGlory T. Speckmanm ‘Healing and Wholeness in Luke-Acts a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ΟΛΟΚΛΗΡΙΑ in Acts 3:16’, Neotestamentica 36, no. 1/2 (2002): 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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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11 节，新译本）和“稀奇”（12 节）。然而，彼得（他先前曾吩咐那瘸腿的定睛看他

们）如今却将百姓的目光从基督徒身上引开，问道：“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

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12 节）使徒并未否认大能作为的发生，而是解释这能

力并非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的能力，是借着“他的仆人耶稣”（13 节）赐下的。更确切

地说，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强调方式中，这大能作为是“因信他的名”而行的，是“祂的名本

身便叫这人健壮了”，并且“正是祂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16

节)。使徒被拘押，“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徒 4:5）审问他们时，关于这大

能来源的问题达到了高潮，他们质问使徒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7 节）行了这医

治。权威的看法明确显明，使徒正是医治瘸子这一“明显的神迹”（16 节）的源头。基督

徒对这些期待的抗拒，揭示了他们的先知形象如何与耶稣的先知身份保持着连续。 

同样的，先知之举远非毫无挣扎：彼得定睛注视，显露出他对这场对峙的程度或该

如何应对缺乏把握；他虽率先行动，却吩咐那人把注意力放在两位使徒身上，而他口头吩

咐那人行走的命令，似乎不足以带来想要的结果：彼得必须拉着那人的右手，扶他起来。

21 这表现中的软弱，恰恰印证了自五旬节后，所形成的公众观念，即这些“加利利人”（徒

2:7），尤以彼得和约翰为代表，“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徒 4:13），本不该能行出这样

的大能作为。路加并未忽略这表现中的软弱，反而通过强调对先知的贬低，记述瘸子的脚

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7 节），赐给那人的能力远超过行走，并且“那素常坐”着的人

（10 节）如今自己拉住彼得和约翰，与他们一同进入欢然的赞美之中。更为戏剧性的

 
21 Jenny Read-Heimerdinger and Josep Rius-Camps, The Message of Acts in Codex Bezae: A Comparison 

with the Alexandrian Tradition, vol. 1 (London: T&T Clark, 2004), 214–15. 



 

12 

是，彼得自己向众人解释时指明，那人蒙“赐”医治，“全然好了”（16 节）。当他在耶路撒

冷的长老和官长面前分诉时，使徒便效法耶稣回应那些批评祂在安息日治病之人的方式，

将观察的重点从这人如何得医治（徒 4:9）转移到宣告这人在各方面都已全然好了。   

彼得一再援引耶稣的名来为自己的先知之举辩解，与他五旬节讲说中指认耶稣的方

式如出一辙。22 彼得断言“神借着…… 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

出来”（徒 2:22），成为使徒们宣称耶稣之名为能力源头的基础，也是那人得复原的缘

由。基督徒能够使用这能力，却不“拥有”它，这凸显出的是能力的源头，而非能力的使

用。先知之举之所以得胜，不是因为先知凭个人权柄施行了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彼得和

那人都一同连于“他所赐的信心”（徒 3:16）。在他们一同演绎出救赎行动中的挣扎时，公

之于众的是一个得到纠正的基督徒先知能力与身份的形像。 

彼得和瘸腿的人，透过一个共同先知之举的施与受，成了神大能的见证者。彼得和

瘸腿的人都在不确定医治能否成功的情况下，凭着信心迈出步伐。彼得和瘸腿的人都献上

了狂喜的先知表现。彼得和瘸腿的人都成了做医治与恢复的异梦之人，彼此鼓励，并且延

伸到他们周围的人。使徒的信心之举激起了那人的信心，那人从瘸腿到跳跃、踊跳的狂喜

转变，“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9 节），激发（并挑战）了他们对于社会与宗教最

终重新融合的群体愿景。百姓的稀奇与惊讶（按字面义，即狂喜）（10 节），既是对彼

得大能作为的回应，也是对那人一连串被赋予能力的行为的回应。他们共同参与在奉耶稣

之名的先知与恩赐演绎中，将重点重新引向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件事上。先知的身份，

 
22 见 Richard Zehnle, Peter’s Pentecost Discourse: Tradition and Lukan Reinterpretation in Peter’s Speeches 

of Acts 2 and 3 (New York: Abingdon, 1971), 19–26; Marion L. Soards, The Speeches in Acts: Their Content, 

Context, and Concer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4),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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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一个先知群体之内并代表这个群体时，才清晰地浮现出来。比坚持所有信徒皆为先

知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先知职事若要延续耶稣的先知形象，就会催生出一种所有信徒皆可

作先知的思想。 

倘若我们称基督徒群体为“先知性的”，那么这必须被理解为是与欺骗性和利己性的

法术行为相对，而非与恩赐能力的牺牲性运用相对。23 教会为了世界救赎，因被钉十字架

并复活的基督之灵赋予能力，成为有灵恩群体，才能发挥先知性群体的作用。因此，倘若

我们称那群体为“灵恩”的，这绝不能被误解为与先知见证相对立，或是美化对圣灵恩赐的

关注。前者（在规范化的观点中）对先知的定义过于狭窄，而后者（步法术之后尘）则驯

化了圣灵的能力。辨别属灵恩赐的正当运用，必须显明基督徒的先知行动力如何透过平凡

人的具体的灵恩表现，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任何高举个人权柄的先知职分观，都会延续一

种对先知规范化的形象，而这种形象与耶稣的形像以及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并不相符。24 教

会与基督先知形象的连续性，不在于拥有超常的恩赐，而在于平凡人被赋予超凡恩赐；如

同耶稣的人性被赋予能力，既能给予，也能成为为他人得救而被献上之物。  

 

总结 

信徒皆先知，是对一种新人性的见证；这人性领受圣灵的恩赐，不是为了拥有神的

能力，而是为了将之献出。因此，任何先知若仅因在挑衅性的先知行为中拥有神迹奇事而

被认可，会导致“烦恼”（徒 4:2）和“惧怕”（徒 5:11），最终使人“不敢贴近”（徒 5:13）先

 
23 参见 Stronstad, The Prophethood of All Believers, 85–101. 
24 参见 Jocelyn McWhirter, Rejected Prophets: Jesus and His Witnesses in Luke-Acts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3), 8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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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群体。虽然世界被挑衅性的行为和超常的能力所吸引，但得以归信，却是因着平凡生命

的见证。这生命见证了一个蒙救赎的群体，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行事，而是在软弱中，作为

神大能的见证。信徒皆先知之所以与耶稣的先知职分相一致，恰恰是因为它抗拒将神的能

力据为己有的宣称。如果五旬节派要继续持守信徒皆先知的信念，这样的宣称就必须抗拒

任何将能力视为自己权利或财产的要求，从而抗拒将神的能力高举于平凡人性之上；因为

后者将圣灵的能力驯化，使之服务于个人的野心、体制和规条，从而威胁到与耶稣人性的

连续性。信徒皆先知是五旬节派的一个标志，当它发挥纠正作用，反对任何个人利己性和

权威性的能力宣称；这些宣称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所展现的先知的软弱，也否认

了跟随祂的群体的软弱。信徒皆先知基于平凡人的舍己，这正是所有信徒都能成为先知的

原因，也是先知职分始终是基督教最大挑战之一的原因。 

 


